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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末年，尚書左僕
射劉穆之是為劉裕代晉建
宋立下汗馬功勞的股肱之
臣。年輕的時候，他家裡
很窮，可他嘴巴卻很饞，
到處蹭吃蹭喝。娶妻成家
後，更是常到岳父家吃白

食。他老婆江氏臉上掛不住，常常嘮叨，不讓
他去。有一次，江家宴客，劉穆之又不請自到
，吃飽喝足後，還想討吃檳榔以助消食。江氏
兄弟實在忍不住，便嘲笑他： 「檳榔是消食的
，你平日連飯都吃不飽，還吃這個？」劉妻知
道此事後深以為恥，她剪下一頭烏髮，換錢置
辦酒菜，對劉穆之說： 「我兄弟對不住你，這
點酒菜算是替他們向你賠禮道歉。」從此以後
，她不再在劉穆之面前梳妝。

劉穆之後來做了丹陽尹，一天讓妻子請江
氏兄弟一聚。江氏以為他要報復江家人，哭着
跪下求情。劉穆之說： 「本無怨仇，你沒必要
擔心。」結果那一頓飯，江氏兄弟吃得酒醉飯
飽。臨了，劉穆之命廚人用金盤子端出一大盤
檳榔，送給江氏兄弟。史書上沒有記載江氏兄
弟見到這一大盤檳榔時是否滿心愧疚，不過以
常情推之，他們大約十分悔恨當初不該狗眼看
人低，沒有漢時漂母慧眼識韓信的胸懷。而對
劉穆之而言， 「本無怨仇」其實言不由衷，否
則他也不會刻意送江氏兄弟一大盤檳榔，他就
是要從江氏兄弟的愧慚中獲得某種心理上的快
意。

歷來人們都把劉穆之款待江氏兄弟的事，
當成他 「心胸寬廣、不計前嫌」的佳話來傳頌，而不少窮困潦
倒的人也把劉穆之作為榜樣，在嘗盡人間辛酸的時候，幻想着
有朝一日出人頭地，可以像劉穆之那樣好好地修理一下輕視過
自己的人。就連詩仙李白都寫過 「何時黃金盤，一斛薦檳榔」
的句子，想來那時候他的日子混得很不怎麼的。

不過，這種把怨氣全都撒在江氏兄弟身上的邏輯，是毫無
道理的，也是很不厚道的。真正的大丈夫從來都愛惜自己的羽
毛，不會容忍自己不顧臉面地蹭吃蹭喝，也不會對輕視自己的
人心懷怨恨，更不會把自己受到的冷落歸咎於他人的有眼不識
泰山。

由此聯想到漢初韓信，他在遇到漂母前也曾到處混吃混喝
，為人所厭棄。他曾在下鄉南昌亭長家白吃白喝了數月之久，
直到把人家亭長夫人吃急了眼，不給他備飯了，才羞臊得無地
自容，不再登門。後來他在城下釣魚，遇到了漂母，才又有了
飯吃。後來，韓信功成名就，將漂母和南昌亭長都找了來，賞
賜漂母千金，而只給了亭長百錢，並對亭長說： 「你是個小人
，做好事不能做到底。」

我想，真正的小人其實應該是韓信，而非亭長。韓信在接
受漂母接濟的時候，曾說： 「吾必有以重報母。」漂母生氣地
說： 「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可見
，即便是漂母，也並非慧眼識英才，而是僅僅出於對韓信 「不
能自食」的可憐而已。而作為一名成功人士，韓信卻有着某種
極端的自負與自尊，總希望即便自己窮困潦倒，別人也應該能
夠慧眼識珠，尊敬他、賞識他、無怨無悔地供養他。殊不知，
這樣的寬己苛人，本身就說明了他在道德上的缺陷。

人有不平，嚥不
下一口氣，就會發牢
騷，所謂 「不平則鳴
」。但是，發牢騷，
說怪話，往往伴有不
良情緒，畢竟不那麼

中聽。在職場，幾乎沒有哪位上司喜歡聽員
工發牢騷。

僅就暢達訴求、伸展抱負而言，發牢騷
也是個技術活。如果僅僅是發泄胸中悶氣倒
也罷了，如果想通過牢騷求得實際上的平衡
，就要講究方式方法。單純的抱怨或偏激，
不僅於事無補，而且會適得其反。

孟嘗君門下的食客馮驩，入幕之初，並
無建樹。他之所以一再彈鋏而歌，不僅僅是
對待遇不滿，更不是什麼貪得無厭，而是他
摸準了孟嘗君的脾氣，有意試探和驗證對方

禮賢下士的誠意。他深知，一個沒有背景的
窮漢子，廁身於幾千人之間，不弄出點非同
凡響的動靜來，是不會引起豪門貴族重視的
。有人說，馮驩是個發牢騷的高手。依我看
，馮驩彈鋏三歌，與其說是牢騷，不如說是
作秀。如果他面對的不是孟嘗君這樣的老闆
，用不着三彈其鋏就會給趕跑了，又遑論食
有魚、出有車、居有家兼得呢？

唐初有個宮中侍衛叫裴略，任期屆滿接
受兵部考核，結果因一點小差錯而落選。裴
略忿忿不平，就跑到溫彥博那裡發牢騷、討
說法。

當時，溫彥博正在與杜如晦交談，沒有
理會他的申訴。裴略說，我從小時候起，就
自以為明辨事理，至於通傳言語方面，做個
通事舍人沒問題；並懂得做文章，還會嘲諷
戲謔。溫彥博就指着竹子讓他即席幽默一番

。裴略應聲答道： 「庭前數竿竹，風吹青肅
肅。凌寒葉不凋，經冬子不熟。虛心未能待
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後兩句，顯然就
是牢騷了。溫彥博說： 「你既然能夠通傳言
語，可以向廳前的屏牆傳語。」裴略走到牆
下，大聲說： 「當今聖上神武英明，大開四
門接納人才。你是什麼東西，長久在此妨礙
賢路！」說罷，將屏牆推倒了。溫彥博說：
「你這是在諷刺我呀！」裴略說： 「非但刺

膊（諧音博），亦乃刺肚（諧音杜）。溫彥
博和杜如晦都非常高興，立刻送吏部授予他
官職。

你看，比起以怪求勝的馮驩來，裴略的
牢騷就很具藝術性，效果也很理想。他藉發
牢騷之機，展示了自己的抱負和才華。不僅
不令人生厭，還讓兩位朝廷要員心悅誠納，
晉身通路也隨之打開。

馬星野，一九○九年九月十三
日出生於浙江省平陽縣萬全區湖嶺
鄉陳岙村（今屬平陽縣宋橋鎮），
原名允偉，讀小學時改名偉，筆名
星野。旅美時，取杜詩 「星垂平野
闊，月湧大江流」中 「星野」二字

作為筆名。名隨文傳，此後便成為正式用名。馬星野
是平陽人的驕傲，被譽為 「平陽三王」（ 「棋王」謝
俠遜， 「數學王」蘇步青、 「新聞王」馬星野）之
一。

馬星野是民國時期新聞界的重要人物，他與新記
《大公報》兩代領導有許多交往。

留學美國的高材生
馬星野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幼承家教，早具文

學根底。到了入學年齡，為了便於他上學，全家遷居
平陽縣城，他先後就讀於平陽模範小學（今平陽縣昆
陽鎮第一小學）和平陽第一高等小學（今平陽縣中心
小學）。

一九二三年，在馬星野十四歲時，考入溫州第十
中學初中部。他涉獵文史哲和詞曲戲劇等，被推為壁
報和校刊主編。當時著名學者朱自清任教於溫州十中
，正好擔任馬星野這一班的級任導師和國文教師。朱
自清對馬星野的作文十分讚賞，平時除在文卷上細加
評點外，還個別進行指導。

一次他在馬星野的作文卷後，引李商隱《宋玉》
中的詩句 「何事荊台十萬家，獨教宋玉擅才華」作為
評語，一時在校中廣為流傳。初中畢業後，升入溫州
十中師範科。讀了一年後，以同等學歷考入廈門大學
。一九二七年春，北伐軍抵達南京，隨後設立南京中
央政治學校。馬星野聞訊與十數位同學同赴應試，揭
榜時以第一名被錄取。後中央政治學校教務長羅家倫
調任清華大學校長，他看中馬星野，馬遂北上擔任校
長室秘書，並負責編輯《清華校刊》。正巧，朱自清
在清華大學任中文系主任兼圖書館館長。昔日師生，
北國重逢，馬星野再次得到老師的指導。

一九三○年，馬星野留學美國，入密蘇里大學新
聞學院學習。他常利用課餘時間了解美國政治動態和
民情風俗，撰文寄回國內報刊發表。一九三四年，他
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他是我國
第二位在該院畢業的學生。一九三四年秋，他應中央
政治學校之聘，在外語系講授《新聞學概論》、《新
聞事業經營及管理》。

一九三五年他負責籌建中央政校新聞系，並出任
教授兼系主任，先後達十四年之久。

投稿《大公報》和《國聞周報》
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初開始，馬星野就為《大公報

》和它的附屬事業《國聞周報》寫稿。這時他還在美
國留學，但他時刻關心祖國，時常瀏覽中文報紙。當
他在天津《大公報》上看到王芸生著《六十年來中國
與日本》的長篇連載後，熟悉了王芸生的名字。於是
，他就把自己的文章寄給王芸生指教。王芸生面對一
位二十歲出頭的留美學子，給予了熱情的鼓勵，把他
的文章不時安排在《大公報》或《國聞周報》上發
表。

據不完全統計，抗戰爆發前在《大公報》和《國
聞周報》上，馬星野發表的文章有，《美國對於第二
次世界大戰之準備》（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從威爾遜主義到羅斯福主義》（一九三三年十月九
日）、《菲律賓能夠獨立嗎？》（一九三四年三月十
二日）、《羅斯福外交政策概觀》（一九三四年三月
十九日）、《華盛頓與南京》（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八
日）、《美國新聞事業的現狀》（一九三四年九月十
日）、《蔣介石會見記》（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
、《國聯改組與中國歷史問題》（一九三六年九月二
十一日）、《言論自由與政府的新聞政策》（一九三
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等等。

在《言論自由與政府的新聞政策》中，馬星野借
鑒西方國家的新聞制度和言論自由的情況，用西方新
聞學觀點評述中國的新聞事業，他說： 「政府對於一
般產業尚抱扶植及獎勵之態度，對於報業，當然更要
積極些。民生主義同共產主義不同，在共產主義的國
家裡，一切大企業是國營的，所以蘇聯的報業是國家
機構之一部分。在民生主義的國家裡，政府一方面發
展國營事業，一方面要發展私人企業，因為兩者是並
行不悖的。我們以為政府如果實踐進一步扶助言論出
版事業之發展，至少要做到下列諸事：第一，擴大及
改進中央通訊社，以完成國內外之通訊網，使報紙之
新聞來源，不受外國通訊社之壟斷。第二，協助報界
，早日舉行從業員總登記，以組織全國及地方報業協
會，使記者職業之標準提高，記者之生活得保障，記
者之社會力量加大。第三，積極辦理報業人材訓練工
作，除在國立各大學斟酌設立新聞學系以造專門人材
外，更要給現在的報業從業員，以訓練之機會。第四
，紙張油墨及機器等，由國家設法，自行製造，以廉
價供給於各報，以免昂價購自外國。第五，發行問題
，為辦報者最感棘手者，政府一方面當扶助報紙，取
締報販制度，使報紙收入，不致為 『報閥』 所中飽。
諸如此類，政府與報紙，應共同努力，使中國報業得
欣欣向榮。」

實事求是地講，當此國難當頭的時刻，馬星野向
國民政府提出這些意見，還是有可取之處的。

為中國報界爭取 「榮譽獎章」
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新

聞學院，為美國乃至世界各國培養了許多有才能的新
聞精英，蜚聲全美，享譽世界。這所大學特為新聞事
業設立了一項年度 「榮譽獎章」，表彰全世界各地報
刊的優異表現。

馬星野在留學密蘇里大學學習新聞期間，他就知
道有這一 「榮譽獎章」。據他所知，獲得過這一 「榮
譽獎章」的有：英國的《曼徹斯特衛報》和《倫敦泰
晤士報》、美國的《紐約時報》和《基督教箴言報》
、日本的《朝日新聞》、印度的《泰晤士報》。馬星
野常常在想，何時中國的報紙能獲得此項榮譽。因此
，他經常把中國新聞界的情況介紹給該校新聞學院院
長馬丁。

馬星野留美歸國後，依然與馬丁院長保持聯繫。
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他經常把中國新聞記者在抗戰
前沿採訪的情況介紹給馬丁。

一九四一年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相持階段，
在東方的中國戰場，抗日戰爭最為慘烈，馬丁院長考
慮將一九四一年度的 「密蘇里大學榮譽獎章」頒給中
國的一家報紙。他向馬星野了解情況，馬星野把《大
公報》的抗日言論和在抗戰中發揮輿論導向的情況寫
成書面材料，寄送馬丁院長審核。

一九四一年四月，馬丁院長致函《大公報》總經
理胡政之稱，鑒於中國《大公報》在抗日戰爭中的卓
越表現，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 「在教授會議中全
體一致決議，將本學院今年頒贈外國報紙之榮譽獎章
一枚贈予貴報，並囑鄙人將該決議案通知閣下，由衷
慶幸。又本校此項榮譽獎章決定於本年五月十五日在
本校舉行第三十三周年新聞周時頒贈，敬希派代表一
人前來參加儀式。」這是中國新聞界的殊榮，其中既
有中國新聞界的努力和《大公報》的貢獻，也包含着
馬星野為之不懈努力和特殊貢獻。

《大公報》的胡政之和張季鸞經過斟酌，擬派
《大公報》渝館總編輯王芸生和特邀馬星野前往美國
領獎（馬去是考慮到他的特殊身份和與密蘇里大學新
聞學院的特殊關係）。但由於時間太緊，未能如願，
最後只好請中央通訊社駐美首席記者盧祺新代為領
獎。

在重慶的中外新聞界人士為慶祝《大公報》獲得
密蘇里榮譽獎章，舉行了盛大酒會。席間，王芸生在
祝酒時，打趣兒說： 「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院長馬丁

與馬星野同姓，因而馬星野先生可謂馬丁第二。」頓
時，會場一片笑聲。王芸生的一席話，也是對馬星野
的感激之詞。

籌建中國新聞學會
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期，是抗日戰爭最為艱苦的時

期。《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和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
主任馬星野時常在一起討論抗戰言論。他們認為，在
抗戰的艱苦階段，新聞宣傳的作用特別重大，用以鼓
舞軍民堅持不懈的努力，頑強抗戰。他們意識到，有
必要把新聞同業組織起來，由此醞釀籌備中國新聞學
會。張季鸞負責撰寫《中國新聞學會宣言》，馬星野
負責撰寫《中國新聞記者信條》。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六日，中國新聞學會在重慶上
清寺廣播大廈舉行成立大會，二百五十餘人出席。會
議經過認真討論，一致通過了張季鸞起草的《中國新
聞學會宣言》。馬星野當選為學會理事，張季鸞當選
為學會監事。而馬星野起草的《中國新聞記者信條》
，需要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中國新聞學會在重慶舉行
首屆年會。這次年會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通過了由馬
星野起草《中國新聞記者信條》。而這時，與馬星野
一同為中國新聞學會籌建操勞的張季鸞卻已於一年前
（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病逝，不勝惋惜。

《中國新聞記者信條》包括十二條，前三條強調
宣傳貫徹 「三民主義」，其餘九條總結了民國時期辦
報的特點，參考了西方特別是美國一些新聞團體的信
條而制定。由於當時的戰爭環境等原因，《信條》只
在大後方的部分地區新聞界實行，起到了一些積極的
作用。

情繫祖國大陸
一九四九年三月，馬星野到了台灣。身在台灣，

而他卻情繫故鄉的親人和師友。人民新中國成立後，
他的父母得到溫州市政府的照顧和關懷，他父親經常
參加市政協舉辦的社會人士學習組，賦詩抒懷。

上世紀七十年代，父母相繼去世。馬星野聞訊悲
痛萬分，因海峽兩岸隔絕，無法前去奔喪。在《我生
之初》一文中寫道： 「向着大海，陳列水果與清茶，
朝西跪拜，哀讀祭文……明知父母的魂魄無法飛渡台
灣海峽，與我一見，但這是毫無辦法中想出來的辦法
」。此後，每逢清明節和父母的生辰、忌辰，必進行
祭奠。一九八三年十月，馬星野得知表嫂吳氏病逝於
上海，撰寫《永懷嫂氏》悼念文章。同年十一月。馬
星野賦《呈南懷遭先生謝贈鮮味七絕一首： 「拜賜蒓
鱸分味長，雁山甌海土生香。眼前點點思親淚，欲試
魚生未忍嘗」 ，傳誦一時。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一日，馬星野病逝於台北，享
年八十一歲。他生前著有《新聞學概論》、《新聞事
業史》、《新聞的採訪與編輯》、《言論研究》等，
其中部分著作被譯成英文在國外發行。

劉
穆
之
的

﹁
檳
榔
之
怨
﹂

蔣
家
平

馬星野與《大公報》
王 鵬

發
牢
騷
的
藝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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鹹魚大餅 錢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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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幾年前我第一次去首爾時曾以為，
韓國到處可以看到 「朝鮮」一詞的使用，
用 「朝鮮」冠名的業體也不會少，因為朝
鮮半島南北本來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
而且在歷史上，從十四世紀末到二十世紀
初，半島上還有過朝鮮時代，出現過以儒
學為指導思想的朝鮮王朝。但去後我發現

，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自一九四八年八月大韓民國成立之後
，除講述歷史時使用外， 「朝鮮」一詞就開始逐漸消失，現
使用 「朝鮮」冠名的業體，在韓國只有《朝鮮日報》和 「朝
鮮飯店」兩家，主要是歷史因素使然。

《朝鮮日報》一九二○年三月五日創刊，是韓國最老的
一家報紙。它的誕生不是偶然的。日本一九一○年佔領朝鮮
半島並開始實行殖民統治，引起朝鮮人民的強烈不滿和反抗
。《朝鮮日報》奉行獨立自主的編輯方針，應運而生，大量
刊載各界和民眾的反日呼聲，受到廣泛的歡迎和讚譽，發行
份數不斷攀高。日本侵略當局視這份報紙為眼中釘，幾次勒
令其停刊，沒收其報紙，甚至企圖將其封殺，但一直未達目
的。《朝鮮日報》一直堅持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朝鮮半島光復
。現今《朝鮮日報》仍居韓國各大報刊首位，發行量逾二百
萬份。《朝鮮日報》的存在不能不算是韓國報界的榮譽。

再說朝鮮飯店，它建於一九一四年，在首爾幾十家大飯
店中歷史最為悠久。這家飯店當初是由德國一家建築公司設
計，由朝鮮鐵道局負責承建，地址選在當時的鬧市區中心，
又離最大的古代皇宮景福宮不遠。這家四層樓的歐式飯店，
是當時全市唯一一家現代建築，內部客房、會客廳、餐廳、
宴會廳、音樂廳一應俱全，西式沙發、銀製餐具也從那時是
第一次引進韓國。該飯店一度成為國賓館，一九一五年美國
總統胡佛和一九二○年日本裕仁皇太子訪問韓國，都下榻於
此。大韓民國成立後，第一任總統李承晚有一段時間曾在朝
鮮飯店接待客人，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訪韓曾在飯店下榻，

還有許多國際會議在飯店召開，使飯店名聲大震。到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
隨着韓國經濟的日益發展和國際交流的增多，根據韓國政府決定，一九七○
年在飯店原址推倒舊房建起二十層的現代化朝鮮飯店，朴正熙總統出席了開
業剪綵儀式。一九七一年朝鮮南北紅十字會會談曾在朝鮮飯店舉行，美國總
統福特、里根訪韓也曾在這家飯店下榻。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首爾的豪華
飯店如雨後春筍般興建起來，朝鮮飯店相比之下有所遜色，但它一直沿用原
名保存下來，而且經過飯店的不斷努力，至今保持着優質服務，特別是西餐
、西式糕點都聞名首爾。

韓國迴避使用 「朝鮮」一詞，把朝鮮半島稱為 「韓半島」，把朝鮮民族
稱為 「韓民族」，如此等等。一九九二年中韓商談建交公報時，由於我國歷
來使用 「朝鮮半島」一詞，雙方發生歧義，但經過協商達成協議，各自按自
己的習慣表述，細心人可以發現公報中用詞有所差異。

韓
國
罕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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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
﹂

冠
名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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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
南
地
區
流
行
一
句
俗
語
：
﹁吃
頓
鹹
魚
大
餅
，
勝
過
金
榜
題
名
﹂
！
意

謂
吃
了
這
頓
美
食
，
給
個
狀
元
都
不
換
！
這
算
是
把
鹹
魚
大
餅
抬
到
了
一
個
層

次
了
，
也
是
對
鹹
魚
大
餅
最
恰
當
的
評
價
了
。

遼
南
河
汊
眾
多
，
瀕
臨
海
灣
，
魚
類
資
源
豐
富
，
鹹
魚
不
愁
沒
食
材
。
過

去
，
人
們
打
來
的
魚
吃
不
完
，
便
曬
乾
、
醃
好
，
留
待
缺
少
蔬
菜
的
秋
冬
季
節

吃
。
結
果
吃
來
吃
去
，
意
外
地
發
現
：
鹹
魚
居
然
味
道
不
錯
！
於
是
，
鹹
魚
資

源
便
被
廣
泛
開
發
起
來
，
成
為
一
道
體
面
的
美
食
。

在
遼
南
，
用
來
做
鹹
魚
的
食
材
有
海
魚
和
河
魚
兩
大
類
。
海
魚
常
見
的
品

種
有
梭
魚
、
鯰
魚
、
鮁
魚
；
河
魚
常
見
的
品
種
有
鰱
魚
、
青
魚
。
鹹
魚
製
作
起

來
比
較
簡
單
：
挑
選
肥
碩
、
大
小
均
勻
的
海
魚
收
拾
乾
淨
後

，
用
鹽
水
鹵
過
，
然
後
放
在
院
中
、
簷
下
風
乾
或
晾
乾
，
便

成
了
鹹
魚
的
初
級
食
材
。
河
魚
的
醃
製
則
有
些
費
事
：
把
魚

宰
殺
並
治
淨
，
對
剖
成
兩
半
，
放
在
容
器
裡
，
然
後
放
上
一

層
魚
、
碼
上
鹽
並
撒
上
調
料
，
像
漬
酸
菜
一
樣
層
層
碼
好
，

最
後
在
上
面
壓
上
洗
淨
的
石
塊
，
醃
製
一
段
時
間
後
，
便
成

了
鹹
魚
的
原
料
。
據
說
成
手
的
師
傅
醃
製
鹹
魚
時
要
經
過
八

道
工
序
，
每
道
工
序
均
有
﹁說
道
﹂
。
製
做
鹹
魚
時
，
除
了

調
料
煨
足
外
，
壓
實
這
關
很
關
鍵
，
因
為
只
有
壓
實
的
魚
肉

，
吃
起
來
才
會
密
實
、
成
絲
、
成
瓣
，
口
感
好
，
而
且
有

﹁嚼
頭
﹂
。

把
醃
好
的
鹹
魚
洗
淨
、
切
成
小
塊
，
放
在
熱
油
鍋
裡
炸

熟
，
這
便
是
可
食
的
鹹
魚
了
。
炸
熟
的
鹹
魚
兩
面
焦
黃
，
散

發
着
濃
重
的
鹹
香
。
賣
相
也
好
。
不
過
此
時
還
不
能
上
桌
，

因
為
還
缺
一
道
配
菜
：
大
餅
。
鹹
魚
就

大
餅
，
一
如
煎
餅
卷
大
葱
、
大
葱
蘸
大

醬
，
不
可
分
開
，
缺
了
哪
一
方
，
吃
起

來
就
顯
得
不
倫
不
類
了
，
也
失
去
了
諸

多
食
趣
。﹁大

餅
﹂
並
非
傳
統
意
義
上
的
發

酵
白
麵
餅
，
而
是
用
玉
米
麵
烙
出
的

﹁黃
金
餅
﹂
。
把
篩
好
的
精
細
玉
米
麵

與
葱
末
、
精
鹽
、
花
椒
粉
等
調
在
一
起
，
在
盆
中
加
水
揉
勻

揉
透
，
然
後
揪
成
大
小
均
等
的
麵
劑
子
，
壓
成
薄
餅
，
放
平

鍋
裡
烙
。
烙
時
，
鍋
底
和
餅
面
均
要
薄
薄
地
刷
一
層
油
，
這

樣
，
烙
出
來
的
大
餅
不
糊
不
焦
，
金
燦
燦
、
油
汪
汪
、
香
噴

噴
，
有
形
（
圓
形
）
、
有
味
（
香
味
）
、
有
色
（
金
黃
）
、

有
賣
相
（
餅
面
上
泛
起
一
層
油
花
）
。
餅
烙
得
後
，
再
把
鐵

板
加
熱
，
放
入
葱
段
爆
香
，
再
把
鹹
魚
和
餅
子
一
併
放
進
鐵

板
裡
，
一
道
﹁鹹
魚
大
餅
﹂
便
可
端
上
桌
了
。

梭
魚
、
鯰
魚
做
的
鹹
魚
肉
瓣
如
蒜
，
俗
稱
﹁蒜
瓣
肉
﹂

，
吃
起
來
鮮
嫩
可
口
；
鮁
魚
、
青
魚
和
鰱
魚
做
的
鹹
魚
，
肉

絲
緊
密
，
俗
稱
﹁團
肉
﹂
，
吃
時
，
撕
成
肉
絲
，
嚼
起
來
筋

道
，
口
感
好
。
整
盤
鹹
魚
鮮
香
不
膩
，
肉
質
嫩
滑
，
口
感
適

宜
；
大
餅
色
澤
金
黃
，
口
感
疏
鬆
，
微
甜
鮮
香
。
一
口
鹹
魚

，
一
口
餅
子
，
真
是
鹹
香
搭
配
，
天
衣
無
縫
，
齒
頰
生
香
，
美
不
勝
收
。
兼
之

以
鐵
板
內
烙
得
滋
滋
作
響
的
葱
段
，
更
使
得
整
道
菜
勾
人
食
慾
，
胃
口
大
開
。

過
去
，
遼
南
地
區
把
鹹
魚
大
餅
作
為
一
種
生
活
的
期
盼
—
—
逢
年
過
節
或

是
貴
客
臨
門
，
才
能
吃
上
一
頓
。
如
今
，
隨
着
生
活
水
平
的
提
高
，
鹹
魚
大
餅

也
可
以
經
常
吃
到
了
，
而
且
成
為
都
市
豪
華
酒
店
裡
知
名
的
一
道
地
方
美
食
。

但
凡
來
遼
南
做
客
的
朋
友
，
沒
有
不
點
鹹
魚
大
餅
的
，
一
如
去
了
北
京
必
吃
烤

鴨
一
樣
。

鹹
魚
大
餅
，
一
個
簡
單
的
菜
式
，
成
就
了
遼
南
一
道
獨
特
的
美
食
，
也
為

八
方
賓
客
聞
之
欲
饕
提
供
了
福
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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